


《禪話詩契》序          陳冠甫慶煌
禪藉機鋒法性知
	禪宗，又稱宗門，係漢傳佛教宗派之一。「禪」乃術語，最早源自於禪那(巴利語：ध्यान，jhāna；梵語：Dhyāna)，為三無漏學與大乘第六度般若波羅蜜之一。意為靜慮、思維修、定慧均等，即於一所緣境繫念寂靜、正審思慮，經由精神之集中，進入色界以上四禪境界之冥想過程，而獲證悟本來自性之清淨心；緣佛陀與其弟子多以四禪力證入湼槃，因而四禪又稱根本定（dhyana-maula）。隨禪宗之發展，遂漸衍為一重要且具獨特理論意涵用語之修行法門。其祖師每藉「機鋒」引導弟子悟入真如法性、第八識如來藏、自性清淨心，名之曰開悟。以「不立文字，教外別傳；直指人心，見性成佛」為思想核心。透過自身修證，從日常生活中參究真理，直至悟道，亦即認清真吾本來面目。然「悟道」僅為初入佛道「無門之門」，識得「空性」之真實義而己；更須由此「悟後起修」，直至淨除「煩惱」與「所知」二障後，始克成就佛果。
本土發展分四期
禪宗在本土發展可分四期，由菩提達摩來中國傳法始，迄慧能大宏禪法止，此為早期禪宗。約當晚唐至南宋初，由六祖門下，洪州、石頭二宗，發展為五宗七派，此為發展期。自南宋初年臨濟宗大慧宗杲倡話頭禪，曹洞宗宏智正覺倡默照禪，洎乎明之中葉，此為成熟期，又可稱為中期禪宗。緣明中葉時，淨土宗興起，晚明迄清末，禪淨合一，影響所及，僧人唯以唸佛坐禪為主，禪宗漸失創新之生命力，是為衰落期。清末民初之際，虛雲大師有鑑於佛教之衰微，起而中興之，為近代禪宗中興之祖。禪風盛行於江南之兩湖、兩江及閩、粵一帶，綿延不絕，對哲學及藝術之思想，影響重大。
求那跋陀羅西來

	禪宗根源中天竺僧求那跋陀羅，渠於南朝劉宋文帝元嘉十二年（435），泛海至南越（今廣州）。時帝命人迎至建康（今南京），嗣往丹陽等郡弘法。北魏太和二十年（496），孝文帝特於嵩山少室山，擇地蓋廟供養，遂集力先後譯成《楞伽經》等內典多部，因而建立楞伽宗。在宗義上同南印度如來藏學派關係密切，其修持重視頭陀行與禪定，影響漢傳佛教至為深遠。
菩提達摩真祖師
菩提達摩為南天竺香至國王子，約生於晉廢帝太和四年（369）至晉孝武帝太元十年（385）之間，嘗從般若多羅學道。於劉宋之際，泛海來中土拜求那跋陀羅為師，於河南省登封縣西北二十里少室山五乳峰下之嵩山少林寺石洞中面壁九年，隨緣倡禪，弘揚二入四行。有弟子慧可(487-593；據《續高僧傳》載，係遇賊被斫一臂；佛心慈悲，焉有自斷明志以求法之理。)得其心傳，是為二祖。達摩大師約卒於梁武帝大同元年（535），嘗自言已一百五十餘歲，難測所終。是為中國禪宗初祖，西天第二十八祖。其後慧可大祖禪師傳三祖僧燦鑑智禪師（？-606）、四祖道信大醫禪師（580-651）、五祖弘忍大滿禪師（602-675）、六祖慧能大鑑禪師（638-713）。代代以「教外別傳，不立文字」為達摩禪法之標誌。將楞伽宗廣為傳播，落地生根，成為一獨特門派。
千聖不傳第一義
早期禪宗不立文字，意在「不立名相」。主要精神來自《楞伽經》。其追求不外「一路所問，千聖不傳」之第一義，此義即離一切語言文字相、心緣相、分別相也。語言文字僅作為所顯義理之媒介，真正之義理係非語言文字所能表達者。故佛教倡「依義不依語」，破除對語言文字上之執著，所謂「不立文字」即依此理而成。
一花五葉南北歧
達摩、慧可之間，相以「楞伽」密傳法印，故二祖有《楞伽經》四卷來傳法印心；陳朝宣帝太建九年（577），北齊亡，禪宗二祖慧可遁隱於舒州皖公山（安徽潛山縣），度僧璨出家，傳以心法，是為禪宗三祖。而三祖僧璨，則有《信心銘》一卷，四祖道信以下則別開牛頭禪（道信結合自家楞伽宗之清淨佛性說與般若南宗-牛頭法融之中觀看法）；唐初，道信在蘄州黃梅破頭山（亦名雙峰山）建寺，居三十餘年，傳東山法門予弘忍，於是禪宗大興。五祖以下慧能與神秀之壁書偈語，尤為開啟千載以來未有之宗風，此係大轉變。至斯南頓北漸，分河飲水：慧能受法五祖，唐高宗儀鳳年間（676）南歸曹溪寶林寺（今廣東韶關南華寺），廣傳頓悟禪法，人稱南宗，奉為六祖；同門師兄神秀大通禪師（606-706）及其弟子普寂大照禪師（651-739）宏揚漸悟禪法於華北，世謂北宗，終演為二宗對峙之局。唐玄宗開元二年（730），荷澤大師神會（684-758）北上，在明定南北總是非大會上，辯贏神秀門人。開元二十年（732），神會復於滑台（今河南滑縣）與名僧崇遠進行論辯，確立南宗宗旨；並批判神秀北宗為「師承是傍，法門是漸」。貞元十二年（796）有敕神會為第七祖之記載，自是南宗獨盛，逐漸取代北宗，獲得正統地位，衍成禪門：臨濟、溈仰、曹洞、雲門、法眼五宗，一花五葉遍傳。而北漸傳於日本，其旨趣與南禪相悖。
神秀品德無可非
愚以為：神秀長身龐眉秀耳，威德巍巍，有王霸器，懸解圓照，為帝王所重。武則天召入東都，謙遜謹重，未嘗聚徒開堂傳法；且奏請則天追慧能入都，並親作書邀之。而慧能答以：「吾形貌短陋，北土見之，恐不敬吾法。」亦實情也。慧能藉由否定神秀之偈語，參破禪機而頓悟成功，其見識誠迥越師兄；然捨師兄又何從生發出偈語耶？人若尊神秀為北宗六祖，似亦未可厚非！
禪與老莊思想齊


禪係以般若正觀照見生命之本源空性，然此一空字，並非空洞無物，而乃真空妙有也。胡適嘗謂：禪並不來自印度之瑜伽或禪那，反而卻是對瑜伽或禪那之一種革命。日人鈴木大拙亦云：「今之所謂禪，在印度並無。……中國人富有實踐精神之想像力，創造出禪，在宗教情感上獲得最大之滿足。」Thomas Merton更云：「唐代禪師纔是真正繼承莊子思想者。」可見禪最根本之悟力係與老莊之見地一致，《道德經》首二章即明言禪之形上基礎。禪宗強調內心之自證，與莊子之「坐忘」、「心齋」及「朝徹」（《莊子》〈大宗師〉：「朝徹，而後能見獨；見獨，而後能無古今；無古今，而後能入於不死不生。」）等完全一致。蓋禪注重個體之直覺體驗與自性靈照，主張佛由心悟,肯定只要自識本心，在行、住、坐、臥中即可進入無相之境，頓悟成佛。禪宗將對宇宙人生之體悟置於生命本體之中，在對自然萬物之觀照中，生命情調和宇宙意識已然融為一體。法鼓山聖嚴法師以為：禪宗之悟，有不假階梯，一觸即悟；或苦參實究，突然自發。其思想乃空靈、豁達、開闊、明朗之人間清流。其生活為積極、自在、簡樸、自適之安心方式。其理念係教人先學放下自私、自欺、自怨、自慢、自我枷鎖，始克海闊天空，任運飛翔。其方法在教人先練習認識自我、肯定自我，然後粉碎自我，纔是悟境之現前。禪修是放棄已有之任何知識、邏輯、常理而改為直接用源於自我內心之感悟來解決問題，尋回並證入自性。反為最簡單容易，且為最有效解決問題之方法。修行者須看清自己每一心念中所含之貪、瞋、癡、慢、疑五毒，當下將其照破，對外境不起攀緣染著，自內照而不昏沉。所言信然。
傳法有若傳燈然
抑有晉者：因明燈能破一切黑暗，禪宗以燈喻佛法智慧，傳法於有緣人，猶如傳燈然。《大般若經》四百六卷曰：「尊者善現，告尊者舍利子言：諸佛弟子凡有所說，一切皆承佛威神力。何以故？舍利子！如來為他宣說法要，與諸法性常不相違。諸佛弟子依所說法精勤修學，證法實性，由是為他有所宣說皆與法性不相違。故佛所言，如燈傳照。」《維摩詰所說經‧菩薩品第四》曰：「無盡燈者，譬如一燈，然百千燈，冥者皆明，明終不盡。」古代傳道，亦稱傳燈，即為此義。傳燈意味傳法，《六祖大師法寶壇經》云：「一燈能除千年暗,一智能滅萬年愚」。燈燈相傳，光明不斷,即為禪宗要旨。禪宗祖祖相授，以法傳人，猶如傳燈然，故名其所傳之法語與事為燈錄。燈錄乃介於僧傳與語錄間之一種文體，為禪宗首創。與僧傳相比，則略於記行，詳於記言；與語錄相比，係擷取語錄之精要，又按照授受傳承之世系編列，相當於史籍中之譜錄，其實等同禪宗思想史。 
禪師法脈燈錄延
燈錄係禪宗史上一種獨有之經典，主要在記載歷代禪師法脈傳承、修行經歷、師資契證之機緣或接化語句及悟道之偈語等。所敘人物事理，皆為平時生活中常見之情、常見之理。禪宗認為，一切眾生皆有佛性，禪師藉此為觀照對象，以精言妙語揭示深邃之禪理，非惟凡人足以深契「拈花微笑」之佛法大義，同時亦能結合一己之直覺而頓悟透脫，大千世界因此而呈現出通徹透明之境界。
參禪問道風尚漸
唐時禪宗已稱興盛，然參禪有得者僅裴休、陸亘、龐蘊數輩耳。降及宋代，參禪問道蔚為一時風尚，俗士登祖師堂者日眾。究其參禪途徑，不外二端：一則直接問學於佛門人物，王隨（嘗抄輯《傳燈錄》之作為《傳燈玉英集》）之於首山省念，楊億之於廣慧元璉，李遵勗之於谷隱蘊聰，蘇軾之於大覺懷璉、東林常總，黃庭堅之於晦堂祖心，皆其例也。二則自取佛書以參悟，所讀之籍以大乘經典、禪師語錄與宗門燈錄為主。
壇經心法六祖傳
先是有《六祖大師法寶壇經》，亦稱《六祖壇經》，簡稱《壇經》，全稱《南宗頓教最上大乘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六祖惠能大師於韶州大梵寺施法壇經》。分自序、般若、決疑、定慧、妙行、懺悔、機緣、頓漸、護法、付囑，共十品，凡十卷。係禪宗六祖惠能口述，弟子法海集錄，後學德清勘校。《釋門正統》卷八《義天傳》有「大遼皇帝詔有司令義學沙門詮曉等再定經錄，世所謂《六祖壇經》、《寶林傳》等皆被焚」等語，似宋遼時期此書已入經錄。今有明清諸藏本、房山石經本及流通本等。1976年日本影印《六祖壇經諸本集成》，匯集十一種《壇經》版本。
禪宗燈史寶林先
續有金陵沙門慧炬（或作智炬）、天竺三藏勝持，於唐德宗貞元十七年（801）編次禪宗諸祖傳記偈讖及宗師機緣為《寶林傳》。唐昭宗光化二年（899），又有華岳玄偉禪師，編次貞元以來禪宗宗師機緣，為《玄門聖胄集》。
傳燈景德錄空前
復有東吳僧道原，紹後梁開平以來宗師機緣，統輯《寶林》、《聖胄》等傳，於宋真宗景德元年（1004）撰成禪宗燈史。上起七佛，下止法眼文益法嗣長壽注齊，凡歷代諸祖五家五十二世，共一千七百零一人之傳燈法系。詣闕進呈，詔命翰林學士楊億等刊削裁定，歷時一年完成，書名《景德傳燈錄》，敕准編入《大正藏》流通。問世以來在佛教內外影響廣泛，已成宋人學佛參禪必讀之書，宋代文人究心於此者，或抄輯、或續作、或閱讀，擴大其對文人之影響。非惟引出禪宗一系列之燈錄著述，如《天聖廣燈錄》、《建中靖國續燈錄》、《聯燈會要》、《嘉泰普燈錄》、《續傳燈錄》等，均記述宋以前，般若正法歷代祖師傳燈典故。為禪宗思想史研究提供寶貴資料，且為宋代及以後有關學術思想史撰述提供可借鑒之樣式。因詳細網羅禪家典故，儼然成禪家類書，故宋人詩注有關佛法禪宗之語言與典實每喜引之作為詮釋。
五燈會元精且全
南宋理宗淳祐十二年（1252），杭州靈隱寺普濟禪師（1179-1253）摘輯萃編《景德傳燈錄》、《天聖廣燈錄》、《建中靖國續燈錄》、《聯燈會要》、《嘉泰普燈錄》等五部重要燈錄之精華而成《五燈會元》，凡二十卷。與原先五燈相較，篇幅精簡逾半。大儒沈靜明以為：「禪宗語要，盡在五燈。」其書雖屬纂輯性質，但元明以還，好禪之士每喜購藏，於是五燈單集遂少流通。對當時以及後世之文學，禪宗思想影響廣大，在佛教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尊宿語錄牽古緣
《古尊宿語錄》係一部晚唐五代至南宋初期禪宗重要之語錄匯編，凡四十八卷，由南宋禪僧賾藏主持編輯，刊於閩中；度宗咸淳丁卯（1267）清明日，江淅明州府阿育王山廣利禪寺住持沙門物初大觀序重刻本。所謂「尊宿」，蓋即受人尊敬之耆宿也，義同長老與大德。全書收輯上自南嶽懷讓，下至南嶽下十六世佛照德光，共三十七家禪師之言行，其中青原一系有五家，南嶽一系有三十二家。而南嶽一系中收錄最多者為臨濟宗，足證此宗在當時地位獨盛，且普獲世人重視之程度。《古尊宿語錄》收錄之禪師人數雖不及《五燈會元》多，但記述禪師之言行則較為詳盡，有行跡、拈古、偈頌、奏文、與帝王之對答等，實有補於宗門。
正續指月新錄編
嗣後，明代有那羅延窟學人瞿汝稷槃談輯錄《指月錄》，又稱《水月齋指月錄》，全書凡三十二卷，纂自過去七佛至宋大慧宗杲共六百五十人之言行傳略而成。及清，又有聶先撰《續指月錄》一書，凡二十卷，亦為禪宗著名典籍。
以禪入詩風氣關
禪詩，即佛詩，係參透深刻哲理而注入崇高道德情操和人類至情至性之詩。禪師在宣揚禪宗教義與禪法時，每常運用詩歌形式，創作大量示法、悟道及歌頌古德之詩；而文人學士受到禪宗思想之影響，亦喜以禪入詩，寫出大量寓禪理、禪趣之詩。自唐以後，蔚成一種風氣，為後代詩僧與文人所承揚，持續不衰。儻欲窺歷代禪師之風範人格，直接尋繹其所作禪詩之內容脈絡，庶可了然其對宇宙人生之看法與態度。禪之境界，對於動盪混亂之時代，忙碌不安之人生，具有啟發智慧及陶冶、淨化、安頓並撫慰心靈情操之諸多益處。
完美結合詩即禪
詩與禪之完美結合，使禪詩具有高超之品格，成為卓絕之專門藝術。此一完美結合，正如錢鍾書《談藝錄‧鑑賞論》所指：「妙道可以要言，著語不多，而至理全賅。‥‥‥惟一味說理，則於興觀群怨之旨，背道而馳。乃不泛說理，而狀物態以明理；不空言道，而寫器用之載道；拈形而下者，以明形而上。使寥廓無象者，託物以起興；恍惚無朕者，著跡而如見。譬之：無極太極，結而為兩儀四象；鳥語花香，而浩蕩之春寓焉；眉梢眼角，而芳悱之情傳焉。舉萬殊之一殊，以見一貫之無不貫，所謂理趣者，此也。如心故無相；心而五蘊都空，一塵不起，尤名相俱斷矣。」以其理趣道妙，要言不煩，契機空靈，始克令人久浸其中，不知不覺而智慧、情操、心靈悉獲啟迪、陶冶、淨化矣。
退藏明志心量大
猶記春節時，黃校長清源曾以正忙於《禪話詩契》之結纂相示，詎意入夏竟動大手術，在榮民總醫院靜養之際，嘗吟＜退藏＞：「萬事輸人已退藏，形骸自愧少康莊。朱顏一去杳無跡，白髮愁來疑有霜。流淚暗思童稚樂，見人空話壯年強。寧知淨土春長在，不使身心晝夜忙。」七律一首明志，余當下和成〈天祐篇＞：「一生儒素慎行藏，退密守柔同老莊。桃李春深尊祭酒，梓桑情重不辭霜。勤劬創會功全讓，慷慨捐資志益強。天祐善人虔祝禱，平安喜見拜嘉忙。」且註云: 「黃校長在臺創南安同鄉會、中華閩南文化研究會，回饋泉州珂鄉教育文化建設逾新臺幣壹仟萬元。每次帶團至閩粵訪問，均推我為團長，由我獨享榮耀，而以犧牲奉獻自甘。昔日欲爭名不得而詆諆者，今讀黃校長之作，能不為之心疼而汗顏乎!」更廣邀楊秀峰、蔡鼎新、李春初、鄧璧、江沛、甯佑民、楊君潛、馬芳耀等詩家次韻，同聲祝福，裒為一輯，顏曰：【風義篇】，刊載《中華詩學》雜誌。所幸黃校長早平安出院，但從此須在家定時洗腎為憾耳。
詩點龍睛契禪話
當黃校長精神體力稍見康復，即勤奮不懈，閱數月，三百五十餘葉洋洋灑灑鴻著首斠本已寄達，委由中華閩南文化研究會發行。余對佛、對禪一向生疏，承命撰序，不忍峻辭，而黃校長自《五燈會元》、《古尊宿語錄》及《六祖大師法寶壇經》等禪宗歷史文獻中精選慎錄最具代表性之三百五十則公案，並加白話「譯文」，方便閱讀，有推廣之功。藉「旁白」形式，從正面、反面、側面、外面等，對公案之意蘊進行多方面之烘托，令讀者透徹了然其來龍去脈。以絕句一首參同契，名曰「詩契」，點活每則公案之禪機，雋永無比。此於其「前言」中，均有詳細之說明，無庸我贅言。惟念及：人生在世，苦海無邊，明師難求。若能因緣際會，幸遇天命明師，傳授至尊至貴之般若正法，開啟玄關金鎖，會見自家菩薩，可省去無數修行之冤枉路。則黃校長是書誠具有迴光返照功夫，乃立己達人，福慧雙修，內外並進，明心見性，了脫生死，得登彼岸，最為殊勝與尊貴之慈航寶筏也。虔祈 上蒼能體察是書之有裨世道人心而為其作者延年益壽焉。最後謹殿以先師一代文宗成惕軒先生《楚望樓駢體文》二段嘉言為贊曰：

「慧根夙種，法乳常親。座禮蓮華，則鹿野鷲峰，宛然在望；經持貝葉，則馬鳴龍樹，默與同龕。偶參玉版之禪，都入錦囊之句；游心依眾香國界，彈指現七寶樓臺。」 （《楚望樓駢體文內篇‧玄廬賸稿序》）

「申慧能之神悟，廣迦葉之心宗‥‥‥通聖解於桃花，納須彌於芥子；極窮理研幾之妙，以鍼盲起廢為歸。鞋踏嶺頭，嗟尋春之不見；笠捐溪畔，感渡水之難安。棒喝偶加，機鋒旋契；弘其造述，藥彼痴頑。不誠警世之蒲牢，度人之寶筏哉！」 （《楚望樓駢體文續編‧藝海微瀾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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